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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耿賢一文，我試著以我身上兩個角色來回應他。一是我這學期在花蓮

安置機構擔任生輔員課程老師，二是我過去十年在底層工作的經驗。 

耿賢的文章主要談及想死卻死不了的重生過後，選擇進入光音，在緊密的互

動中，在欲望、熱血與矛盾中修行，經驗到對關係的期待、失落、逃避等，試著

描述光音的人事物，並回答光音對工作人員或對孩子，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看了耿賢的文章，我回應如下： 

一、生與死的歷練，引領耿賢來到光音 

耿賢對於為什麼自己會來到光音都不是那麼確定，隱約察覺是因為”覺得應

該要把別人對我的幫助回饋到需要的人身上”，又說”為何曾經那個衝撞死亡的

我，此刻竟站在這裡聽著他們、留了下來？” 

這學期我在花蓮接觸許多生輔員，有一部分人是因為過去曾經是藥物濫用者

(吸食安非他命.海洛因)，而過去因為受過機構及宗教的協助，接受宗教的感召，

願意為跟他過去相同處境的孩子工作，幾近乎 24 小時與孩子生活在一起，甚至

連睡覺都是同一間寢室，來照顧孩子。問他們為什麼願意做這樣的工作，生輔員

想了許久對我說：自己改變了，他也希望孩子有變化。 

不管對於花蓮的生輔員或耿賢，除深感佩服外，我相信若不是帶著想磨練什

麼，或想做些甚麼的意念，哪會願意投入關係及去承擔這群孩子。 

 

二、強大情緒能量的轉化--進入關係中端詳情緒 

情緒是生命中一股強大的能量，過去的耿賢困住了，想藉由死來求解脫，求

死的過程，才發現自己想求生。那麼這股生命強大情緒的動能，又如何在求生的

過程中得以變化？而耿賢選擇進入緊密的關係中，”讓自己甘願在欲望、熱血與

矛盾中修行，期待能找到安身立命的位置。” 

即使面對很多的怕、管教的衝突、複雜的關係鏈等，耿賢仍挺在那裡不逃避，

並試圖反映內在情緒。如文中描述：”我自認是一個吝於（或說是）怕於付出真

情的人，因為不想（或說不敢）承受可能的失去…”，”因為自己也陷入了投入、

回報、犧牲、拯救、逃避的戲劇中。這樣反而無法澄清原先那樣單純動機與美好。”

或在給同事的信中，描述體察自己的憤怒乃源於社會對安置機構不合理的要求等

等。耿賢透過不斷地反映自己內在的情感/情緒，端詳著情緒，這正是耿賢對待

自身情緒的姿態，這也是她情緒能量轉化的路徑。 

我過去幾年同樣經驗了情緒的巨大能量，同樣地我也是在緊密的關係中對峙



我的情緒，轉化我的情緒。2000 年碩士論文完成後，我進入蘆荻社區大學工作，

工作的艱辛、資源的有限，讓我體驗到匱乏中人與人擠壓下，我強烈的情緒反應。

團隊伙伴也開始經驗到我巨大的情緒能量—哭泣。遇到困難或痛苦，我可以不停

地哭，我自己都停止不了。 

我的家人、工作伙伴像是個軟硬兼施的墊子，在日常生活中，不放棄和我衝

突與對質，這些都讓我有機會來來回回地意識到我和他人的關係中滿溢著強烈的

情緒張力。當這一張力累積到某種能量時我的情緒就爆發了。這爆發的能量，它

引領我必須更辨識自己及他人複雜的處境。如果只停留在情緒中，那會讓我繼續

有理由不進入複雜，不進入他人相對生命的主體，過程中我一再要求自己。這

10 年來我變化了，在緊密關係中帶著情緒，彼此衝撞，不逃離，讓我的情緒得

以有轉化的機會。 

 

三、親密關係中的主體性 

文中耿賢在許多地方提及與孩子的關係，怕投入、怕付出真情，擔心可能的

失去。耿賢則對於要對孩子接納，又要不抱期待的難。 

之前曾翻閱一本書叫「二人行」1，是一位法國哲學家 Luce Irigaray 所著，談

親密關係中人的主體性。文中提及”我並非想擁有你，在對你的關係中，我保持

這個”對”字，以確保我們之間間接性，--是”我對你有愛”，而不是”我愛

你”， 這個"對"字是確保兩人之間的"間接性"，"超驗性"及"必要的尊重"….，

這樣，你發現自己沒有被簡化為一個客觀的物，也不是我情愛的客體，更不是一

個被我感知到的質的總體。面對你，就如同面對一個在身體上、精神上，在外在

性和內在性上都不可替代的他者，我還是罷手吧。” 

不管在親密關係中或對孩子的關愛中，我們的愛足以把對方淹沒，想控制擁

有但永遠也不可能擁有。我們都必須就此罷手！還給對方一個「主體性」。這是

我在夫妻關係及母子關係中努力要做到的，同時我也想跟耿賢共勉。 

 

四、看見彼此，集體共學及再創造 

工作者不僅得面對自身的難題，對待孩子的難題及種種突發狀況及外界對生

輔員不合理期待的壓力。但看耿賢細細地描述幾位資深同事如何對待孩子，那真

是長久與孩子相處磨練出來的智慧，如耿賢說” 在光音，我看到每一個工作人

員，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總是在希望與失望的反覆中重生。” 

越是艱難的工作，越需要有集體的支撐，越需要有創造性，才能讓工作者仍帶著

熱情，帶著自身的難題，或許還在困頓中，在低地創造出一條不一樣的實踐道路。

                                                 
1呂西‧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著、朱曉潔（譯）（2003）：《二人行》。北京：三聯書店。 





 


